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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旭生（1888-1976），字炳昶，河南省唐河县
人，1911年毕业于京师译学馆法文科，此后留学法
国，1918年底毕业于巴黎大学哲学专业。1921年被
北京大学哲学系聘为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近代
哲学史、法文选读等课程。

鲁迅早在1912年即来到北京，先后任教育部社
会教育司第二科、第一科科长、佥事等职，主管文
化、科学、美术，包括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美术
展览会，调查及搜集古物等。1920年8月，应聘北京
大学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与同时期应聘哲学
系的梁漱溟一样，职称为讲师。其时，周作人为国文
系教授，讲授欧洲文学史、外国文学书选读等课程。

虽然徐旭生与鲁迅（周豫才）同列于北京大学
教职员名录（1922年度）中，但直到1923年4月，二
人似乎才有了相互间的直接交往。是月，二人与蒋
梦麟（总务长）、皮宗石（图书部主任）、单不庵（图
书部中文图书主任）、马衡（图书部古物美术品主

任）、张黄（凤举，中文系教授）等同时被聘为北京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

国学门正式成立于1922年1月，以“研究国学
为宗旨”，由中国文学、哲学、史学三系组成，主任沈
兼士，接收本科毕业、有专题研究规划且经相关教
授会议审批合格者进行培养。其研究方向分别有文
字学、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五类。首批委员包
括四名当然委员：蔡元培（校长）、顾孟余（教务长）、
沈兼士（国学门主任）、李大钊（图书馆主任），以及
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

同年 8月，北京大学召开季刊编辑员讨论会，
决定创办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学、文艺四种季
刊。徐旭生与鲁迅（周豫才）、胡适、沈尹默、沈兼士、
周作人、顾孟余、陈师曾、张凤举等16人被聘为文艺
组编辑员，该季刊编辑主任为校长蔡元培（兼）。以
哲学教授而列入文艺编辑的徐旭生，似与他刚刚翻
译发表了比利时、波兰作家的剧本和小说有关（与

乔曾劬合译梅德林著剧本《马兰公主》；显克微支著
小说《你往何处去》；乔曾劬，字大壮，与徐为译学馆
同学，时与鲁迅同事于教育部，任编审）。

1924年 5月，国学门正式成立考古学会，初始
会员12人，其中会长马衡，另有叶瀚、李宗侗、陈万
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徐旭生、董作宾、李煜
瀛、铎尔孟、陈垣等人。学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
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
为宗旨，是中国由传统“金石学”“器物学”向近代
考古学转型期间较早成立的学术团体。随后，北京
西郊大宫山、洛阳、新郑、孟津等地都留下考古学
会考察的足迹。

虽然鲁迅在教育部所负职责中包含有“调查
及搜集古物”事项，但尚未发现他与新成立的国学
门考古学会间的联系。鲁迅与徐旭生术业各异，参
与相关学术机构的活动，无疑为二人的交往和相
识提供了新的平台。

咸丰十一年九月（1861），恭亲王奕䜣

联合两宫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
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政变之
后的权利分配是，两宫太后以垂帘听政的
方式得到了清廷的最高权力；恭亲王奕䜣

则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议政王，军
机处领袖，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
亲王世袭罔替并享双俸。与他一起享有这
高光时刻的，还有他7岁的嫡长女。原来慈
禧太后为了进一步笼络和控制恭亲王，一
道懿旨将她封为荣寿固伦公主，并接进宫
中抚养。

按照清代制度，只有皇帝的女儿才
能称为公主，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贵
族的女儿则只能称为格格。即使是皇帝
的女儿，也只有皇后所生才能被封“固
伦”，其余妃嫔所生只能受封为“和硕”。
恭亲王嫡长女，从格格一跃而为公主，在
清代是极其罕见的特殊恩赏，但对于一
个只有 7 岁的女孩儿来说，代表的只是
要离开挚爱的双亲、熟悉的家园，进入那
似海的深宫。

民国时恭亲王奕的孙子，公主之侄
溥僡回忆，当年大格格不愿意进宫，她的
母亲也舍不得，然而皇命难违，亦是无可
奈何。好在公主出身贵胄，自幼聪慧，从小
即接受严格良好的礼仪教育，养成了老成
持重、善解人意的性格，很得慈禧太后喜
爱，视她如亲生女儿一般。但是宫中是否
岁月静好，却永远决定于前朝的风吹草
动。同治四年（1865）奕䜣与慈禧发生了第
一次严重的权力冲突，事态平息后，奕
的亲王爵位虽然没受影响，但议政王头衔
却被褫夺。父亲受罚，女儿在宫中也免不
了被牵连，她尊贵的固伦封号在父亲的

“固请”下被撤掉，改封为荣寿公主。同治
五年九月（1866），慈禧太后为公主选定了
夫婿，即一等诚嘉毅勇公富察氏景寿之子
志端。景寿正是公主的姑母、道光皇帝第
六个女儿寿恩固伦公主的额附。大公主府
建在现在的东城区美术馆后街，离皇宫、
恭王府都不远。这里最早是康熙皇帝第 24
子諴亲王允袐的王府，后转赐给荣寿公
主。1956年，改为北京中医医院。额附志端
的家世、人品、学问都不错，与公主感情甚
笃，只是幸福的生活维系了5年，同治十年
（1871）额附因病去世，公主年仅 17 岁，因
没有子嗣，太后便命她重回宫中生活，从
此公主常伴慈禧身边，成长为深受太后信
任倚重之人，在宫中地位极高。

从 同 治 十 年（1871）到 光 绪 十 年
（1884），父亲恭亲王奕在前朝依然担任
着肱骨重臣的角色，一方面，兴洋务，发展
近代军事和外交，为慈禧和同治皇帝所倚
重。另一方面，他密除慈禧亲信安德海，屡
谏同治大修颐和园等事也非常冒犯两人
的权威。然而父亲与慈禧太后母子的矛
盾，没有影响她与太后之间的感情。光绪
七年（1881）十月，27岁的她重获荣寿固伦
公主封号。三年后，父亲的政治生涯再次
跌 落 谷 底 。光 绪 十 年
（1884），慈禧太后将中法
越南战争失利全部归罪
于恭亲王奕，开去其一
切差使，令居家养疾，并
把他组阁的全体军机大
臣一律撤换，彻底铲除了
他的政治势力，但这一次
公主安好。

从现存的影像资料
看，荣寿固伦公主长得比
较像父亲，虽不漂亮，但
看起来却威严刚毅，显得
十分老成持重。确实，公
主一生的种种经历，养成
了她识大体，顾大局，体
谅他人的性格。据民国许

旨严《十叶野闻》记载，当恭王府中有人不
满载湉（即光绪皇帝）承继皇位时，独公主
表示十分理解，并开导说：“幼主何罪？乃
太后之主张累彼尔。且他五龄入宫，失怙
恃之乐，无提抱抚育之恩，苟有人心，尚当
怜悯。奈何因其得位之故，而怨毒及之？且
彼何知天子之尊贵？吾入宫时，每见其涕
泣思母，以为天下之至苦痛者，莫过于他
也。吾辈正宜扶助之，何忍加以怨言？”

常年陪伴在慈禧太后身边，使公主一
方面善于察言观色，另一方面则见识广，
深谙宫廷贵族礼仪。于是，在庚子（1900）事
变后，当慈禧太后渐识外情，知外国人之
不可不联络时，公主即成为太后与各国驻
京公使夫人之间的重要联系人。公主非常
了解太后的脾气禀性和需求，也知识丰
富，懂得宫廷礼仪，在慈禧太后邀请各国
公使夫人及其他女眷来宫中活动时，她总
能做到威仪有加，不卑不亢，又谈吐有理，
举止沉稳，起到了裨补阙漏的作用，有时
公主也会代其出席。此时，公主也算得上
是清宫中最早从事女子外交活动的重要
人物。

萨拉·康格，是 1898至 1905年间美国
驻中国公使康格的夫人，随丈夫在北京居
住了7年。1902年，在受到慈禧太后两次召
见后，她萌生了邀请清廷贵族女眷到美国
公使馆做客，以增进彼此交流和友谊的想
法。在慈禧太后的允准和中国官员的安排
下，以荣寿固伦公主为首，包括庆亲王福
晋和格格、恭亲王孙女等11人组成的贵族
女眷团队于3月的某一天来到美国公使馆
参加康格夫人举办的午宴。在康格夫人看
来，这些平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格格和
福晋们能应邀而来，她们“成功地打破了
旧习俗”。而公主作为这次活动的带队人，
在康格夫人的笔下更是自带大气和贵气。
她写道：“刚好 12点半，客人们就来了。最
前面的是乘坐黄色金顶轿子的大公主，后
面是乘坐红色轿子的妃嫔和格格们，再低
一级的坐绿色的轿子……黄色的轿子一
到门口，我立刻出去迎接已经见过两次面
的大公主。我拉着她的手，一起进了屋。其
他人依次跟在后面。每位宫眷都是由八名
太监和几位官员陪同，此外每顶轿子还配
有九名轿夫……喝完茶后，我牵着大公主
的手去餐厅，其他人立即随行。就坐后，我
站在桌旁说：‘让我们举杯，祝中国皇帝、
太后、皇后健康幸福，祝中国老百姓生活
富足！愿中美友谊长存！’加蒂尔夫人随即
作了翻译。接着，大公主毫不迟疑地答道：

‘我替太后向大家问好，皇太后祝愿中美
世代友好’”公主得体的外交应答和团队
的礼貌和谐，令康格夫人十分愉快并心怀
感恩。

1924 年，70 岁的荣寿固伦公主病逝
于大公主府，这里距离她的出生地恭王府
仅不到两公里。她的一生，基本围绕在恭
王府—紫禁城—大公主府活的既尊贵又
寂寞。

恭王府走出的
固伦公主

袁圆

鲁迅与徐旭生交往史事考略
徐栩

民国初年，鲁迅先生在北京工作、生活14年之久。在任职教育部的同时，先后兼职于北京大学、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期间，他与众多学者交往频仍，其中因志同道合、声息相通而与多人结为挚

友。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徐旭生即为其中之一。

初识国学门

1925年五卅前后，北京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
安，而思想文化领域却一度活跃，由北大教授学者
主办、主编的《语丝》《现代评论》《猛进》杂志风行
京城。秉持“提倡独立判断”“不畏强御”，“无所顾
忌”地“去催促新的产生”，竭力排斥“有害新的旧
物”，《语丝》主笔鲁迅与《猛进》主编徐旭生觅得共
识，并且以文成友。

《语丝》创刊于1924年11月，是一个以散文为
主的文学刊物，孙伏园、周作人先后担任主编。作为
主要撰稿人的鲁迅以隽逸的文思、简洁尖刻的语言
力促形成独特的“语丝文体”。鲁迅等人发表的思想
杂感、社会随笔、散文等作品纵论古今，针砭时弊，
迅速引起广泛关注，被读者誉为“自由说话”的刊
物。12月，《语丝》第4期发表徐旭生署名的杂文《胡
语乱道》，与同期鲁迅的《野草》三则相似，文章共分
五则，阐述帝制结束是历史的趋势，无论路易十六
也好、威廉二世也罢，包括溥仪在内，都无法抗拒。
强烈批评将削除皇帝名号的行为诬为“过激”的言
论。次年1月，《语丝》第10期，发表杂文《进化呢？退
化呢？》抨击封建遗老享受着民国政府的照顾，干着
破坏社会的陋行。《语丝》第13期，连载《胡语乱道》

第六、七、八则，在介绍民主共和制度的同时，指责
北洋政府执政“极像专制国的大皇帝”。

1925 年 3 月 6 日，徐旭生、李宗侗主编的《猛
进》创刊，以政论为主，一经问世即直面时局，抨击
弊政，嘲讽政客，并将众所关注的社会现象引入更
深层次的思考。《猛进》“不畏强御，不讲妥协”，北
洋政府扣发多次，“其坚强也如故”。虽引发不少攻
击妒忌之词，却深受广大青年喜欢。

鲁迅欣赏《猛进》的“勇”，在与徐旭生的通信
中，希望《猛进》从鞭挞政象开始，重启《新青年》时
期的“思想革命”，以反击“浓厚透顶了”的“反改
革”空气。徐旭生认为鲁迅的主张是中国“现在最
急要不过的事情”，当务之急是向思想中的惰性表
现——“听天由命和中庸”开火，“此二者不打破，
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他建议《语丝》《现代评论》

《猛进》联合起来，创办一个专讲文学思想的刊物，
通俗易懂，富于启发，成为大中学生的良友，以促
进思想的进步。《现代评论》主笔胡适以可能的征
稿字数为由，表示徐旭生的建议“很难”，或者说

“几乎不可能”。而鲁迅在回复中，则不看好这种歧
见难掩的“联合”，担心其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

吐的东西”。而一些“量少力微”却敢于“袭击古老
坚固的堡垒”的各种小周刊，犹如在黑暗中“匕首
的闪光”。这类目标小异大同的小刊物的增加和联
合，“效力或者也不见得小”。

鲁迅进而批评一派学者、文人奉劝青年“钻进
研究室”“搬入艺术之宫”，与社会现实相隔绝的主
张，指出这是抵制新思想的“老法子”的“圈套”。而

“自囚在什么室什么宫里”，令人叹惜。徐旭生深为
同感，认为鲁迅此论“真是一件重要的发现”。要相
以为戒，“不要上他们的当”。

《猛进》“强悍”，《语丝》“尔雅”，虽各有侧重，
但锋芒所向封建的旧文化及共和体制掩盖下的专
制统治。与徐旭生引为同道的鲁迅先后撰写并在

《猛进》发表《并非闲话二》《十四年的读经》《碎话》
等杂文，而《论睁了眼看》（《语丝》第38期），则是鲁
迅对徐旭生《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
（《猛进》第 19期）一文有感而发：“必须敢于正视，
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不幸这一种
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断言，“没有冲
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
的新文艺的”。

相知《语丝》与《猛进》

1925至 1926年，徐旭生与鲁迅共同经历了北
京女师大风潮、关税自主运动以及三一八惨案等事
件。期间，他们义不容辞地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慨然
发声，身体力行，与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相抗争。

1925年初开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对校
长杨荫榆的迫害日益不满，终至 5月酿成“驱杨运
动”的风潮。时在该校兼职的鲁迅多次代学生起草
致教育部呈文和披露事件真相的宣言等。8月，杨
荫榆带军警冲入学校，导致风潮进一步扩大，教育
总长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并下令罢免了鲁迅
教育部佥事一职。徐旭生明确反对“用外交的方法
对付学生”的行径，指出杨荫榆的种种劣行，表明

“她不配办学校。因为她如果成功，那女校前途将
来更要有不可问的地方”。而此类“政客式的教育
家不哄出教育界，教育怎么样能有光明的希望”。

8月 26日，徐旭生、鲁迅与王尚济、李书华、周
作人等 41名北京大学教员联名发表《反对章士钊
的宣言》，指责他“藉整顿学风的名目，行摧残教育
的计划。对于女师大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解决，
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该校，又用巡警老妈强迫

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间接示威于教育界，
并且可藉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所以“我们要
出来抵抗，反对他为教育长官”。在回复钱玄同的
信件中，徐旭生表示，“你对于女师大风潮的意见，
我完全表示同意。”

9月21日，由鲁迅等人发起成立的女师大校务
维持委员会决定移地复课，租赁阜成门内南小街宗
帽胡同14号作校舍，当日开学，徐旭生与鲁迅、许寿
裳等专、兼职教师按时前往义务上课。11月至12月，
杨荫榆、章士钊先后去职，女师大复校。次年1月2
日，徐旭生与鲁迅、陈启修、郑奠、马裕藻、许寿裳等
出席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议。11日，徐旭生应邀
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恳亲会，与陈启修、
许季黼、李泰芬先后发表演说。3月，徐旭生受聘为
女师大哲学科主任。在评议会选举中，与鲁迅、马裕
藻、文元模、许寿裳、郑奠、陈启修、林玉堂、张泽垚、
赵炳廷、戴夏等当选为评议员。

女师大风潮期间，五卅运动反帝浪潮遍及全
国。10月 26日，北京政府在列强授意下召开关税
特别会议。当天，北京各界沪案后援会、北京学生

联合会等团体组织数万人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废
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现关税自主。军警对爱国民
众进行镇压，在新华门等处制造了多起流血事件。
冲在前列的徐旭生惨遭殴打，造成两颗门牙脱落。
次日，报界讹传，鲁迅参加游行并被“打脱门牙”。
为此，鲁迅发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予以澄清，

“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游行示威了。但巡警却
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而关于自己受伤，“脱
门牙二”的报章新闻却荒诞无已，因为那天“我竟
不在场”，“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1926年 3月 18日，为日舰袭击天津大沽口炮
台进行战争威胁一事，北京群众 5000余人在天安
门广场集会，抗议列强无理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
政府下令向游行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 47 人，伤
200余人，是为鲁迅称之为“民国时期最黑暗的一
天”的三一八惨案。19日，北洋政府悍然通缉徐谦、
李大钊等五人。随即报界又公布通缉 50人（48人）
的名单，鲁迅、徐旭生及《猛进》《语丝》的主要撰稿
人均被列入。接到徐旭生告知被通缉的消息后，鲁
迅移至《莽原》杂志社暂时避难。

直面抗争强权

1926年 8月，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后在厦门
大学、中山大学（广州）任教。1927年 10月后，定居
上海专事写作。而徐旭生也离开了北京大学，从参
与科学考察逐渐转向考古研究。

1926年8月13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鲁迅举
办送别会。会后午餐，徐旭生与朱遏先、沈士远、沈
尹默、许寿裳作陪。26日，鲁迅离京经上海赴厦门。

1927年 5月，徐旭生辞去北京大学教务长、哲
学系主任职务，出任中瑞（典）西北科学考查（察）
团中方团长，率团从北京出发，沿内蒙古、宁夏、甘
肃直至新疆一带进行科学考察。长途跋涉、风餐露
宿，穿行于人迹罕至的荒漠原野，在地质勘探、气

象观测、史迹考古等方面收获颇丰，引起国内外各
界的普遍关注。1929 年 1月，徐旭生返归北平。此
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原北
京女子师范大学）院长（未到任）。

1929年5月，徐旭生与鲁迅再度相见。是时，鲁
迅由上海来北平探望母亲。20日下午，鲁迅访徐旭生
不见。27日，徐旭生与张凤举在中山公园长美轩设晚
宴与鲁迅聚餐，同席者有沈尹默、马隅卿等10人。得
悉鲁迅拒绝了燕京等数个大学任教的邀请，此次宴
请也算是为其饯行。6月1日，鲁迅写给徐旭生一信。

虽然不详其内容，但此次鲁迅确代《东方杂
志》的编辑约稿，请徐旭生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

“经过及工作大略写出来”。1930年 9月，《徐旭生
西游日记》出版，并向鲁迅赠书三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此时，徐
旭生已经辞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之职，专职于北
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室主任，并兼陕西考古
会工作主任，主持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工作。

1938年10月23日，徐旭生经成都前往迁往云南
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在四川大学参观所
藏之古物时，听闻成都文艺及学术界开会纪念鲁迅
逝世二周年，遂前往参加，与时任四川大学教务长、
代理校长的叶石荪、在成都筹备戏剧教育实验学校
的熊佛西等共同与会，表达对老朋友的追思和敬意。

关山难阻心通

咸丰四年二月初二（1854年2月28日），在落成两年的恭王府新邸，23

岁的恭亲王奕䜣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是一个女孩儿，由嫡福晋瓜尔佳氏

所生。成婚五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年轻夫妇对她的喜爱可想而

知。如果不是日后恭亲王政治上的强势崛起，这位大格格一定是在王府锦

衣玉食的长大，然后嫁人生子，一生顺遂，但是命运有时候总会有意想不到

的拐弯。她这一生，注定要与父亲政治生涯的起起落落紧密相连。


